
蕭青杉（左一）與恩師黃體培（右一）全家福合影

參與第 13屆龍人古琴文化節論壇活動「禮樂文化的當代重建－文史哲藝多學科的對話」，攝於 2023 年 4 月 11日

1  訪談中蕭青杉老師再三感謝中國時報記者李小芬，牽成他與時任高雄市長蘇南成的會面。

2  成大國樂社的古箏班是南部箏樂傳承極為重要的一脈，由林俊茂傳承給潘石玉、鄭德淵、陳榮方等人後開枝散葉

SILK
 R

    AD

這
些
人
這
一
刻 T

he M
om

ent

48 49

興於詩、立於禮、成於樂⸺
蕭青杉與國樂的因緣

文 / 萬智懿     圖 / 蕭青杉    訪談時間 / 2023年 04月 23日 15:00-18:00  訪談地點 / 蕭青杉屏東宅第

1970 年代臺灣國樂人的耕耘記述（十一）

曾任彰化縣文化局局長的蕭青杉，一生熱愛民族音樂，矢志成為「國樂傳教士，文化點燈人」，他跨足「產、官、

學、創」四大領域，「文化」始終是其紮根的核心。1982年他將高雄縣市愛好民族音樂的力量凝聚起來，籌組高雄

市國樂學會，創會不到兩年，即在162個人民團體中獲得績優社團獎，且是唯一獲獎的文藝社團。衝勁十足的蕭青

杉，推動藝文活動不遺餘力，2年內即舉辦70餘場活動，包括演奏、講座、國樂討論會、研習會、國際交流、出版

《國樂會刊》⋯⋯聲勢浩大，引人矚目。蕭青杉自1985年接任高雄市（教師）國樂團團長，即以將該團推向專業化

為職志，終在1989年獲得當時市長蘇南成（高雄市長任期1985-1990）的支持，成立高雄市（實驗）國樂團，如今高

市國已成高雄市推展現代國樂首屈一指的專業國樂團隊，蕭青杉無疑是最重要的推手 1。本訪談聚焦於蕭青杉老師

1970年代前後與國樂的因緣，父親與恩師黃體培對他的影響，以及在國樂的薰陶下，如何從慘綠少年蛻變為主管地

方文化的政務官。

大人氣概
蕭青杉老師：我出生在臺南市後壁區的頂長村，村裡傳承「粕面宋江陣」，就是取材水滸英雄人物，所以我從小就流

淌著崇俠仗義的精神。因我是長子，從小父親就對我有很深的期待，他最早給我的烙印就是：「你愛有大人的氣

概！」儒家講的「大人」是坦蕩蕩，泱泱大度的君子，有恢弘氣度又能自律克己的人格風範。「大人氣概」這四個字

就成為我生命形塑投射的基本範式與核心價值。

興於詩
我一生的閱歷，大概都離不開我父親的縮影。我的書畫根基、文學基礎都源自父親的指導，他灌輸我古聖先賢的訓示

思想，也經常引經據典，砥勵我要穩定成熟，造就我少年老成的特質。他對儒、道、佛各家宗教都有涉獵，對「山、

醫、命、相、卜」傳統五術也有鑽研。村裡凡是看風水、取名字、看時辰、神明起乩看「佛字」攏是伊。所以從小作

文課要寫偉人，我寫的就是我的父親。

立於禮
我小學當班長，成績名列前矛，還曾競選全校模範生。升上初中後，我到嘉義讀書，面對外省同學的語言隔閡與糾紛

鬧事，為求自保，我加入幫派，練劍道習武，電影《悲情城市》中，穿木屐、拿武士刀相刣的場面，其實我都曾經

歷。後來為了遠離幫派，我選擇參加臺南的高中聯考，也因為在古都府城就讀高中的機緣，讓我得以接受傳統文化、

民俗藝術以及文學繪畫的多重薰陶與啟蒙洗禮。1968年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（下稱南二中）成立第1屆國樂社，我

跟國樂的因緣也正式開始。南二中國樂社由倪永震老師率方省曾、祁寶珍、黃元琰等老師共組教練團，他們都來自臺

南孔廟，我們每週六晚上都會去孔廟參加以成樂局「十三音」或稱「十全腔」的練習，並參與春秋祭典，我曾經一年

擔任禮生，一年擔任樂生，自此禮樂文化澆灌我的一生，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主流滋養。

成於樂
1970年我高三時，曾經獲得臺灣區個人組古箏比賽的全國第一。我跟古箏的結緣也是在孔廟，有次在後殿無意間聽到

古箏美妙的琴音，在暈黃的宮燈下，我對古箏可說一見鍾情。那時臺南市國華街上有很多唱片行，那裡簡直是我的天

堂，我找到許多國樂出版品，包括戲曲、民歌什麼都有。我們那時候沒有譜，都是聽聲音記譜彈琴。老師從圖書館借

了一本梁在平先生的《擬箏譜》給我，我就對著梁先生的唱片自己練，所以我的古箏基礎來自梁派。我還有幾首箏曲

是從成功大學（下稱成大）的箏譜學來的，箏譜應該是江永生給我的，帶進成大的應該是馬來西亞僑生林俊茂 2。此外

我還在梁在平先生家正式跟陳蕾士先生學過古箏，所以我也推廣陳蕾士的傳譜及箏藝，包括《昭君怨》、《浪淘

沙》、《南進宮》、《餓馬搖鈴》等箏曲。1972年我進入中國青年服務社教古箏，早期我跟很多箏友都有往來，

如黃得瑞、沈柏序（按：即沈一忠）、王瑞裕等人，我們成立了「臺北市青年箏社」，1974年在救國團的支持

下，還舉辦了第1屆的古箏研習營。當時臺北的大學古箏社團以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

學、國立中興大學這幾所大學為主。

永懷師恩
坦白講，影響我一輩子最深的除了我父親外，就是黃體培老師了。1969年高二升高三的暑假，在倪永震老師的引

薦下，我北上正式拜師，跟黃體培老師學古箏及二胡，拜師後黃老師供吃供住，帶我認識梁在平、汪振華等國樂

名家，並接觸道教音樂、山東古樂。在黃老師身上我看到了文人風骨，做學問的態度，還有對國樂的那種熱忱，

黃老師不僅擅長演奏，他還著有《中華樂學通論》等著作。我很佩服他做學問的態度，他樂學、樂理、樂律、樂

論都通，不只傳授我技藝學理，也關心照顧我的生活。後來我擔任教職，我就是以黃體培老師為表率，效法他對

學生像父親般的慈愛，所以學生暱稱我「蕭爹」就是這個原因。

1968-1972年是我學習國樂的奠基時期，在南二中最照顧我的是祁寶珍老師，他的兒子祁光煦與我同年入學國立藝

術專科學校（下稱藝專），我讀美工科，祁光煦讀音樂科國樂組。祁老師曾組「青青國樂社」，1970年曾獲得臺灣

區國樂合奏比賽社會組第一名。祁老師過世以後，高雄市國樂學會曾於1983年舉辦祁寶珍老師的紀念音樂會，並出

版紀念專輯。1972年我曾跟吳宗漢老師學古琴，忝列梅庵琴派門下，雖然我因久未碰琴而手指生疏，但是我一直有

弘揚古琴的想法，因為古琴蘊藏著傳統文化的精華，是涵蓋文史哲、儒道佛的媒介載體。1989-1993年，我在高雄

舉辦一連串的古琴活動，有「琴樂之美座談會」、琴韻箏聲演奏會、高雄市廣播電臺《南風樂府》播講《梅庵琴派

的起源和發展》、舉辦「兩岸古琴名家深情對談」等活動，不久後，琴人容天圻在1994年仙逝，梅庵琴人邵元復亦

於1996年辭世。當然感恩念舊、飲水思源可說是我始終持守的傳統德行，因此對業師藝師的尊重守護一直不敢遺

忘，在文化局長任內，除了推行古蹟修護保存活化利用之外，尤其重視對傳統藝人的技藝傳承與生活照護。這些作

為也算是延續了早年我在擔任國樂學會會長期間所一再呼籲「搶救民族民間音樂」的號召主張。

加入藝專國樂社
1970年入學後我加入藝專國樂社，第二年我轉美術科國畫組

並擔任國樂社社長。藝專國樂社是由董榕森老師指導，有時

我也幫忙指揮校園演出。我初入社時，社員以音樂科國樂組

3學生為主，其他科系有美術科的詹鏐淼，詹鏐淼是前一任

的社長，還有影劇科的李國強、廣電科的翁自得及美工科同

學張鴻基。在1971年國樂科成立以前，藝專國樂社就是藝專

國樂團，人數僅20人上下，第1、2屆學生 4入學後聲勢開始

壯大，達到3、40位。其中詹鏐淼、張建永、黃燕芳、張鴻

基及我，課餘也參加董榕森老師指揮的中華國樂團，畢業時

董老師曾希望我進國樂科擔任助教，但我退伍後，學長引介

我進入房地產建築業。

成立高雄市國樂學會

我1976年退伍，1979年就自己創業了，我趕上房地產景氣大好的時節，順利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，首先就想要為國樂

做一些事，董老師建議我成立國樂學會。那時候我經濟上還可以，我的辦公室就是國樂學會辦公室，我公司的員工就

是國樂學會的義工，當時我跟高雄社會音樂團體、政府部門的關係都很好，高雄市國樂學會確實做了不少事情，但我

後來也是苦撐，因為1984、1985年是我人生的低潮，生意停擺，加上我父親過世，在經濟親情窘困之下，我仍舉債支

持國樂學會。

為文化藝術而存在

一路走來，發現自己一直都圍繞著文創產業，「為文化藝術而存在」成為我一生的寫照。文化其實攸關人的生命鍛

練、價值追求與行為規範，文化是民族的粘著劑，在我身上完全可以驗證。南管、潮州音樂、廣東音樂⋯⋯國樂使每

個族群都可以交流、融合在一起。所以我沒有族群隔閡，甚至沒有上下階層的分別心，音樂讓我學習到儒家的中正平

和，中庸之道，道家的清靜淡遠，佛家的慈悲喜捨，沒有慈悲心怎麼從政？沒有樂利眾生的心，怎麼從事推廣？民族

音樂給我們生命資糧，豐富的享受，深刻的歷練，我們怎麼可以不繼續傳播下去，讓下一代繼承，讓更多的人來享

受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也是我們的使命！



左：高雄市國樂學會舉行成立大會，右起社教館長鄭鐵梅、市議員楊平漢、林壽山及理事長蕭青杉（立者），攝於 1982年 7月 11日
右：高雄市國樂學會首次國樂座談會，右起李鎮東、蕭青杉（立者）、鄭思森、陳裕剛、容天圻及李本瑞，攝於 1982年 10月 17日高雄文化中心至善廳

1972年 10月校慶，蕭青杉指揮藝專國樂社，於藝專校園籃球場表演

為文化藝術而存在，攝於 2021年 蕭青杉任內為高雄市出版的「國樂會刊」及籌辦「港都國樂節」等演出活動

3 音樂科國樂組的學生有黃燕芳、張慈惠、徐文雄、劉品良、吳叠、葛敏久（即葛瀚聰）、楊秋月、張尊農、劉瑜瑛、孫浩、張伶俗、林妙

 徽、祁光煦、陸蔚其、黃哲賓。1969-1971年間陸續畢業的有劉岠渭、王海燕、顧豐毓、歐月里、孫芸（孫培章的女兒）。另外沈一忠應
 該是唯一的三專夜間部音樂科國樂組學生，張建永、饒大鷗、陳建中與陳宏心則是音樂科的學生。

4 第 1屆學生：蔡培煌、林聰曉、鍾玫容、李稚康、王惠惠、蔡明鏸、陳淑滿及劉憲華。第 2屆學生：劉松輝、岳鳳娟、蘇文慶、蕭國棟
 許淑瑩、韓碧華、黃永漳、陳文亮、陳碧玲、林憲慶、陳登基、王碧燕、馬小華、周正蓉及葉國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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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任彰化縣文化局局長的蕭青杉，一生熱愛民族音樂，矢志成為「國樂傳教士，文化點燈人」，他跨足「產、官、

學、創」四大領域，「文化」始終是其紮根的核心。1982年他將高雄縣市愛好民族音樂的力量凝聚起來，籌組高雄

市國樂學會，創會不到兩年，即在162個人民團體中獲得績優社團獎，且是唯一獲獎的文藝社團。衝勁十足的蕭青

杉，推動藝文活動不遺餘力，2年內即舉辦70餘場活動，包括演奏、講座、國樂討論會、研習會、國際交流、出版

《國樂會刊》⋯⋯聲勢浩大，引人矚目。蕭青杉自1985年接任高雄市（教師）國樂團團長，即以將該團推向專業化

為職志，終在1989年獲得當時市長蘇南成（高雄市長任期1985-1990）的支持，成立高雄市（實驗）國樂團，如今高

市國已成高雄市推展現代國樂首屈一指的專業國樂團隊，蕭青杉無疑是最重要的推手 1。本訪談聚焦於蕭青杉老師

1970年代前後與國樂的因緣，父親與恩師黃體培對他的影響，以及在國樂的薰陶下，如何從慘綠少年蛻變為主管地

方文化的政務官。

大人氣概
蕭青杉老師：我出生在臺南市後壁區的頂長村，村裡傳承「粕面宋江陣」，就是取材水滸英雄人物，所以我從小就流

淌著崇俠仗義的精神。因我是長子，從小父親就對我有很深的期待，他最早給我的烙印就是：「你愛有大人的氣

概！」儒家講的「大人」是坦蕩蕩，泱泱大度的君子，有恢弘氣度又能自律克己的人格風範。「大人氣概」這四個字

就成為我生命形塑投射的基本範式與核心價值。

興於詩
我一生的閱歷，大概都離不開我父親的縮影。我的書畫根基、文學基礎都源自父親的指導，他灌輸我古聖先賢的訓示

思想，也經常引經據典，砥勵我要穩定成熟，造就我少年老成的特質。他對儒、道、佛各家宗教都有涉獵，對「山、

醫、命、相、卜」傳統五術也有鑽研。村裡凡是看風水、取名字、看時辰、神明起乩看「佛字」攏是伊。所以從小作

文課要寫偉人，我寫的就是我的父親。

立於禮
我小學當班長，成績名列前矛，還曾競選全校模範生。升上初中後，我到嘉義讀書，面對外省同學的語言隔閡與糾紛

鬧事，為求自保，我加入幫派，練劍道習武，電影《悲情城市》中，穿木屐、拿武士刀相刣的場面，其實我都曾經

歷。後來為了遠離幫派，我選擇參加臺南的高中聯考，也因為在古都府城就讀高中的機緣，讓我得以接受傳統文化、

民俗藝術以及文學繪畫的多重薰陶與啟蒙洗禮。1968年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（下稱南二中）成立第1屆國樂社，我

跟國樂的因緣也正式開始。南二中國樂社由倪永震老師率方省曾、祁寶珍、黃元琰等老師共組教練團，他們都來自臺

南孔廟，我們每週六晚上都會去孔廟參加以成樂局「十三音」或稱「十全腔」的練習，並參與春秋祭典，我曾經一年

擔任禮生，一年擔任樂生，自此禮樂文化澆灌我的一生，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主流滋養。

成於樂
1970年我高三時，曾經獲得臺灣區個人組古箏比賽的全國第一。我跟古箏的結緣也是在孔廟，有次在後殿無意間聽到

古箏美妙的琴音，在暈黃的宮燈下，我對古箏可說一見鍾情。那時臺南市國華街上有很多唱片行，那裡簡直是我的天

堂，我找到許多國樂出版品，包括戲曲、民歌什麼都有。我們那時候沒有譜，都是聽聲音記譜彈琴。老師從圖書館借

了一本梁在平先生的《擬箏譜》給我，我就對著梁先生的唱片自己練，所以我的古箏基礎來自梁派。我還有幾首箏曲

是從成功大學（下稱成大）的箏譜學來的，箏譜應該是江永生給我的，帶進成大的應該是馬來西亞僑生林俊茂 2。此外

我還在梁在平先生家正式跟陳蕾士先生學過古箏，所以我也推廣陳蕾士的傳譜及箏藝，包括《昭君怨》、《浪淘

沙》、《南進宮》、《餓馬搖鈴》等箏曲。1972年我進入中國青年服務社教古箏，早期我跟很多箏友都有往來，

如黃得瑞、沈柏序（按：即沈一忠）、王瑞裕等人，我們成立了「臺北市青年箏社」，1974年在救國團的支持

下，還舉辦了第1屆的古箏研習營。當時臺北的大學古箏社團以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

學、國立中興大學這幾所大學為主。

永懷師恩
坦白講，影響我一輩子最深的除了我父親外，就是黃體培老師了。1969年高二升高三的暑假，在倪永震老師的引

薦下，我北上正式拜師，跟黃體培老師學古箏及二胡，拜師後黃老師供吃供住，帶我認識梁在平、汪振華等國樂

名家，並接觸道教音樂、山東古樂。在黃老師身上我看到了文人風骨，做學問的態度，還有對國樂的那種熱忱，

黃老師不僅擅長演奏，他還著有《中華樂學通論》等著作。我很佩服他做學問的態度，他樂學、樂理、樂律、樂

論都通，不只傳授我技藝學理，也關心照顧我的生活。後來我擔任教職，我就是以黃體培老師為表率，效法他對

學生像父親般的慈愛，所以學生暱稱我「蕭爹」就是這個原因。

1968-1972年是我學習國樂的奠基時期，在南二中最照顧我的是祁寶珍老師，他的兒子祁光煦與我同年入學國立藝

術專科學校（下稱藝專），我讀美工科，祁光煦讀音樂科國樂組。祁老師曾組「青青國樂社」，1970年曾獲得臺灣

區國樂合奏比賽社會組第一名。祁老師過世以後，高雄市國樂學會曾於1983年舉辦祁寶珍老師的紀念音樂會，並出

版紀念專輯。1972年我曾跟吳宗漢老師學古琴，忝列梅庵琴派門下，雖然我因久未碰琴而手指生疏，但是我一直有

弘揚古琴的想法，因為古琴蘊藏著傳統文化的精華，是涵蓋文史哲、儒道佛的媒介載體。1989-1993年，我在高雄

舉辦一連串的古琴活動，有「琴樂之美座談會」、琴韻箏聲演奏會、高雄市廣播電臺《南風樂府》播講《梅庵琴派

的起源和發展》、舉辦「兩岸古琴名家深情對談」等活動，不久後，琴人容天圻在1994年仙逝，梅庵琴人邵元復亦

於1996年辭世。當然感恩念舊、飲水思源可說是我始終持守的傳統德行，因此對業師藝師的尊重守護一直不敢遺

忘，在文化局長任內，除了推行古蹟修護保存活化利用之外，尤其重視對傳統藝人的技藝傳承與生活照護。這些作

為也算是延續了早年我在擔任國樂學會會長期間所一再呼籲「搶救民族民間音樂」的號召主張。

加入藝專國樂社
1970年入學後我加入藝專國樂社，第二年我轉美術科國畫組

並擔任國樂社社長。藝專國樂社是由董榕森老師指導，有時

我也幫忙指揮校園演出。我初入社時，社員以音樂科國樂組

3學生為主，其他科系有美術科的詹鏐淼，詹鏐淼是前一任

的社長，還有影劇科的李國強、廣電科的翁自得及美工科同

學張鴻基。在1971年國樂科成立以前，藝專國樂社就是藝專

國樂團，人數僅20人上下，第1、2屆學生 4入學後聲勢開始

壯大，達到3、40位。其中詹鏐淼、張建永、黃燕芳、張鴻

基及我，課餘也參加董榕森老師指揮的中華國樂團，畢業時

董老師曾希望我進國樂科擔任助教，但我退伍後，學長引介

我進入房地產建築業。

成立高雄市國樂學會

我1976年退伍，1979年就自己創業了，我趕上房地產景氣大好的時節，順利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，首先就想要為國樂

做一些事，董老師建議我成立國樂學會。那時候我經濟上還可以，我的辦公室就是國樂學會辦公室，我公司的員工就

是國樂學會的義工，當時我跟高雄社會音樂團體、政府部門的關係都很好，高雄市國樂學會確實做了不少事情，但我

後來也是苦撐，因為1984、1985年是我人生的低潮，生意停擺，加上我父親過世，在經濟親情窘困之下，我仍舉債支

持國樂學會。

為文化藝術而存在

一路走來，發現自己一直都圍繞著文創產業，「為文化藝術而存在」成為我一生的寫照。文化其實攸關人的生命鍛

練、價值追求與行為規範，文化是民族的粘著劑，在我身上完全可以驗證。南管、潮州音樂、廣東音樂⋯⋯國樂使每

個族群都可以交流、融合在一起。所以我沒有族群隔閡，甚至沒有上下階層的分別心，音樂讓我學習到儒家的中正平

和，中庸之道，道家的清靜淡遠，佛家的慈悲喜捨，沒有慈悲心怎麼從政？沒有樂利眾生的心，怎麼從事推廣？民族

音樂給我們生命資糧，豐富的享受，深刻的歷練，我們怎麼可以不繼續傳播下去，讓下一代繼承，讓更多的人來享

受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也是我們的使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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